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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看坐大沙發上，看著對面坐著的女孩，長長的秀髮，身穿黑色的毛衣，一條牛仔褲下是一雙黑白相間的女式球鞋。



我發現我的手有點微微的顫抖，於是我慢慢的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來平復自己的心情。



要知道讓這個女孩來我的住處，已經讓我很緊張了，平時我的原則是兔子不吃窩邊草，即使肉再好，也不會對熟人下手。



不過，今天不一樣，我很餓，餓極了，在遇上她之前，我已經在大街上整整逛了6個小時，但是一無所獲。



正當我極度沮喪，感覺快餓暈了過去時，她出現了。



呂萌，一個很有魅力的女孩，我的同事，當我知道她因為跟男友分手而一人在街上閒逛時，我便迅速的幫她決定了命運。



一切都很平常而自然，邀請壞心情並無聊的她來我家做客，而她也很愉快的答應了。



我在她的眼睛裡分明是看到了一點火花，我想她許她在接受我的邀請時，也許是想到了跟我上床，畢竟一個寂寞且無處發洩的女人遇上一個長的還算可以，也不討厭的男人，並受到對方的邀請，都可能會有這樣的想法吧。



不過，遺憾的是，我今天沒有一點這樣的心情，即使是我最喜歡幹的，最能給我帶來快感的強姦，也沒有心情，因為我今天只想吃肉，我實在是太餓了。



「妳想喝點什麼？」我問她。



「隨便，什麼都行。」她笑著回答，她的笑的確很好看。



「紅酒如何」我問道，待得到她的肯定後，我起身向廚房走去。



我在壁櫥中找到了乙醚，在手絹上侵倒了一些。把手背了過去。從地上揀起了繩子後走進了大屋。



呂萌正坐在沙發上背對著我，我緩慢的走到了她的身邊，右手一把勒住了她的脖子。左手拿起了手絹緊緊的罩在她的嘴上。



呂萌似乎一驚，猛然間身體向上直衝起來，我右手用力的勒住她向後拖了過去。



她的喉嚨忍不住的咳了起來。但這樣是沒有用的。只會加大她的痛苦和麻醉的速度。



她的肢體在緩慢的倒下，無力在掙扎。倒在了沙發上。



我把手絹放到了口袋裡。看著眼前昏迷的呂萌。舔了舔舌頭。



我把「木馬」抬進了房間，放到了她的面前，輕輕的拍了拍她的臉：「我們很快就可以吃到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了，妳放心，不會很疼的。」



我把血盆從廚房裡拿了出來，把木驢架了上去，然後把呂萌架了上去，用繩索固定了她的手和腳在木驢的四腿下。順手從桌子上面拿起了剪刀，開始給她去衣。



我用剪刀剪開了她的毛衣，牛仔褲。



還不錯，比我剛認識她的時候略胖，肚子出來了一點，不過總體還不錯，小細腰，圓屁股，挺挺的乳房，秀美的臉與彈性十足略黃的肌膚讓人感覺很舒服。



我小心的剪開了她的短褲，她的陰部沒有太多的陰毛，肉縫紅潤潤的，並緊閉著。



我用雙手輕輕的揉搓了一會，便見兩片鮮鮑似的嫩肉，肥肥嫩嫩的，不一會便濕透了，中間紫紅柔嫩的小陰唇微微的翻開著，幾滴透明的淫珠掛在上面，嬌豔欲滴。



兩側的恥毛，濡濕黑，整齊的貼在雪膚上。



再看她的雙足，一雙雪白晶瑩的小腳，如玉之潤，如緞之柔，十個腳趾的趾甲都是淡紅色的，像十片小小花瓣，一切都讓我感到更餓了。



我轉身回到了廚房，接了一大盆冷水倒在她的身上。



在她的身上倒了一些清洗液，開始給她清洗起來。



給呂萌清洗還是滿輕鬆的。她身上有著一股淡淡的味道。



又從廚房裡接了一根水管。仔細的給她沖了乾淨。



我把電磁爐擺好，插上電。放上了最簡單的清湯鍋底，畢竟最簡單的，才是最好的，調好醬後便坐著等她醒來。



本來現在是可以吃的，但這樣的話肉會沒有味道，我也會覺得不刺激，所以一定要在她清醒的時候下刀才是最理想的。



過了一會，呂萌慢慢的睜開了眼。麻醉劑的藥效還有一些殘留在她的身上，她惶惶然的睜開了眼。看見了我。



「哦，我忘了把妳的嘴給閉上了。來乖，把嘴張開啊，」我看著火鍋已經沸騰，想起了還沒有完全的準備好。



我拿起了一把小刀。用手一抓掐住了呂萌的腮幫子，把刀伸到了她的嘴中，刺，割，旋，三個動作後她的舌頭便被我割掉了。



我從呂萌的嘴中抽出了刀。用開口器將她的嘴固定住，然後拿筷子揀出了還在她嘴裡的舌頭。放到了火鍋裡，輕輕的來回涮著。



血從呂萌的嘴裡流出，很快的，濃濃的，連帶著唾液和紅色的血沫噴瀉著出來。



她睜著慌張的眼睛，直直的看著我，眼中充滿了恐懼。



我沒理她，其實也沒有必要理。只是從鍋裡夾起了舌頭，放到了嘴邊，輕輕的舔著。



「味道不錯啊，妳的舌頭。」然後一口咬了下去，吃了一半她的舌頭。



舌頭的味道是滑軟的，而且一點都不膩口，感覺就像是蛤蜊肉。我很喜歡吃女人的舌頭，細細的嫩嫩的。



飢餓的胃一下子得到了充實，雖然很少。但是已經可以感覺到了。這是我最喜歡的。



我把剩下的半塊舌頭放到了嘴裡慢慢品味。



我撫摩著呂萌的肉體，白白的有些耀眼。



她驚恐的看著我。血一直順著她的嘴角流到了我的血盆裡。



我微笑的望著她，把筷子放到了盛調料的碗上。



從桌子上拿起了刀，用刀鋒在她的身體上輕輕的劃來劃去。



不傷肌膚，她的皮膚明顯在的泛起紅點來，我瞇著眼睛看著她，在她的右大腿上非常緩慢的割下了第一刀。



刀順著我的食物的肌肉紋理輕輕的割了下去，很薄的一片肉滑落下來，我用手輕輕的接住，看著上面的一絲血跡，我能感覺到心中的興奮。



我顧不上把那片肉放到鍋裡去涮，一口吞了下去。



這是我熟悉的味道，我嚼著，那絲血腥強烈的刺激著我的胃，我實在是控制不住自己了，撲了上去，對著她大腿上的傷口，咬了下去。



呂萌似乎想掙扎一下，但是沒有任何反應，我綁的很結實。



她的喉嚨裡發出了一陣哽咽，可能是血沫有些嗆著了。



她的肌肉的紋理非常利於下口，叱的一聲，我從食物的腿上撕下來一條肉。長長的扁扁的一片肉，我用手接住，仰起了頭，張開嘴。一絲絲的咀嚼著。



呂萌此時肌肉緊繃，全身冒著冷汗。巨大的疼痛已經使她忘了掙扎，兩個小腳繃成了直線。



我知道，必須珍惜的吃掉她。這樣下去的話我還沒有吃完她，她就已經死掉了。



我滿意的瞇起了眼睛，在仔細的品味著，臉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我能感覺到我的喉嚨在下嚥著肉沫。



我緩慢的站了起來，撫摩著食物的傷口。握住了手中的刀，很快的在又割下了一片她的肉，然後是第二片、第三片、第四片……



呂萌的眼神已經黯淡下去了，眼睛似乎有些淚水。



「今天謝謝妳啊，要不然我非餓死不行，妳知道嗎？我已經找了一夜的糧食，最後都沒有辦法了，要不是妳的話，我只能去啃那些畜生肉了。」我坐起來，用手指來回的玩弄著她的頭髮，猛然的狠狠揪起了她的頭髮，呂萌無力的掙扎一下，便暈了過去。



火鍋已經完全的沸騰起來，我拿起筷子，從盤子裡夾起一片剛剛鏇下來的肉，放到了火鍋裡，來回的翻騰著……



我喝著酒，吃著火鍋裡面新鮮的人肉。



畢竟我的手藝還不是很好的，有些厚有些薄。也許我應該去買一個切肉機回來，這樣下次吃起來的時候就不會那麼費勁了。



「呂萌，妳不要動啊，乖乖的，我要給妳鬆綁。」吃完肉後，我把呂萌從木驢上解開，她已經清醒了過來，但也完全的喪失了活動的能力，她發軟，臉色蒼白。她的大腿還在流著血。



我把她反綁在木驢上，肚皮朝上。



我從桌子上拿起彎嘴刺，在呂萌的肚臍眼處輕輕的刺了下去，這個是一個慢活，因為我要拉出她的腸子，然後慢慢的嚼爛吃掉。



腸子的味道很好。非常的有嚼頭。



跟舌頭是兩種不同的風味。



舌頭有點膩口但是很香甜。正如我所說的，像蛤蜊肉一樣。



而腸子則是另外的一種風味。先有一陣濃香，再就是那種嚼不碎咬不爛的感覺，生吃的時候經開水那麼一滾，用剪子剔一剔裡面的腐菜。



彎嘴刺已經扎進了呂萌的肚皮。



肚臍眼周圍的肉有些內陷，我感覺到我已經鉤到了她的一根腸子，輕輕的拉了出來，腸子有些頑皮的從肚臍眼的縫中挑出。



我用左手按住呂萌的肚皮，那中指鉤住她的腸子，右手拿起一根筷子，放在她的腸子中間打起折來，這樣可以把腸子裡沒有吃儘的腐菜先過濾一遍。



呂萌又無力的掙扎了一下。



我夾起了呂萌的腸子，拿起了剪刀在腸子中間輕輕的剪了下去。



呂萌幾乎沒有什麼反應，吃腸子不會很疼的，但是很香甜，是膩口的香甜。



我的剪刀沿著腸線一點點慢慢的剪下去。



左手按住呂萌有些發胖的肚皮，手感很好，還很溫暖。



我已經剪開了呂萌的腸子，拿著小巧的牙刷在上面刷著，還有一些糞便和腐菜渾夾在腸壁上。



我吸了一口馬上就要溜出的口水，腸子是整個食物最香的一部分，有點漫不經心的臭。



但是這樣的臭味就像「臭豆腐」和「榴蓮」一樣，喜歡吃的人，一旦迷上，就不再覺的那是臭了，撲鼻而來的全是香甜的感受。



我輕輕的咬起了腸子的一端，用手拉著慢慢的放進嘴裡。吸了一下，嘴裡已經全部是腸子味道的。



我用牙齒用力的咬斷了腸子的一端。閉上了眼睛，陶醉在腸子那誘人的香味中。



那種感覺，就像是在吃一盤意大利的空心粉。



腸子在嘴裡的酥軟的，甚至有些不聽話的在牙齒上打節纏繞。



我用牙齒仔細的咬著一點。慢慢的咀嚼。



肥膩的腸壁很有勁道，咬起來也非常有口感。



我一邊從呂萌的肚臍眼處抽出腸子，剪開，刷，放到嘴裡。



我今天的胃口好的驚人。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的吃過飽飯了。



呂萌已經停止了掙扎，她已經停止了呼吸，我略有一點點的遺憾，就這樣讓她死去了，讓我根本就沒有成就感，當然，還有一點就是，我不可能有那麼好的口感了。所以，我的一切工作可能都要加快了。



我將呂萌從木馬上解下，扔到衛生間的地上，然後開始支解。



陰部，肛門做紀念品。



腳掌，手掌是極品食物。



肝，心，腎都留下，其餘沒用的內臟全部銷毀。



至於頭部也留下，放好，以後可以慢慢的欣賞。



當最後一點肉從骨頭上剔下來後，我的工作完成了，我將食物放入冰箱，然後拿著垃圾袋便出了門。



深夜，我將車停在河邊，然後將那包垃圾扔入了河中，我知道人們遲早會發現這袋子，但人們在其中只會發現一副無頭並無肉的骨架而已，因此，我無需為這些事擔心。



倒是我對公司裡的女同事們有了興趣，畢竟還有幾個非常不錯的食物啊。



「還有一個姓孫的女孩，雖然肥了一點，但長的不錯，也很可愛，下次可以試著選她，也許還可以樂呵一下。」



我邊想，邊點上了煙，深深的吸了一口，吃飽了的感覺真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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